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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平台时代多边公共平台涌现，有必要开展对其结构等原理的研究。多边公共平台不同于传统的产品生产平台与技术平台，具有优良的社会网络结构及效率优势，以支撑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共治和服务创新的平台功能。其社会网络结构的根本特征在于治权开放、资源共享和把多边群体联结起来的互动合作。描述平台结构最重要的方式是绘图，在多边公共平台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企业平台生态圈结构，构建了多边公共平台的参与者网络、价值网络与运行网络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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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Multi-sided Publi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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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lti-sided public platforms are emerging in the era of platform, so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tructure and so on is necessary. Multi-sided public platform, differing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on platform or technology platform, has excellent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advantage, which could support the functions of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 and promoting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lie in openness of governance power,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groups. Drawing i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platform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elements analysis and reference on the business ecosystem structure, the models of participant network, value network and operation network of multi-sided public platforms ar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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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
平台经济正在驱动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增长，一场以平台模式应用和平台化转型为主题的平台革命正席卷全球[1]。全球科技公司中市值最高的企业，如Apple、Facebook、Google、Amazon、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平台帝国展现出平台商业模式的巨大魅力。各行各业平台模式的成功昭示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和平台战略的兴盛。平台经济革命与平台战略的兴盛表明当今已进入一个平台的时代[2]。
平台模式以多边（双边）平台为基础。Hagiu & Wright将多边平台定义为：能够使多类用户群体归属于其中并通过他们直接互动创造价值的组织[3]。多边平台为多边用户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规则和空间等服务，充当催化剂的作用[4]。在平台时代，政府的平台战略与平台型治理悄然兴起[5]。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多边公共平台是指连接公共组织生态系统中的多边群体，在治权开放的基础上提供互动机制以实现群体间相互满足的治理支撑体系[6]。
当前，各个领域的多边公共平台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如广交会、听证会、博览会、社区社工服务中心、妇联服务中心、残联服务中心、政府的就业服务中心、产业园、科技园、CSSCI、公共论坛，等等。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多边公共平台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发展空间。总之，多边公共平台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已成为一种经济社会新常态。然而遗憾的是，对多边公共平台原理诸如结构、类型及运作模式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与当前研究正热且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平台战略学和平台经济学相比，多边公共平台理论研究明显滞后。
1.2  文献简述
平台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工程平台和信息技术平台等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物联网和云平台的推广应用，对技术平台的框架体系和开发标准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同样，对公共平台结构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务系统、公共信息平台领域。早期的平台结构研究文献所涉及的平台都属于生产平台或产品开发平台，忽略了对多边（双边）平台结构的研究。
哈佛大学的Carliss and Jason将平台分为产品平台、技术平台和多边（双边）市场平台等三种类型，并分别探讨了这三类平台的概念、结构、功能及其演化。作者认为各类平台在结构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即由低度多样性的核心元素、高度多样性的补足品以及将二者连接起来并管理其互动的界面、接口与规则构成。很多事物被贴上了平台的标签，原因在于他们在工程设计方面具有共同的结构性特征。作者通过三种方式——网络图、结构设计矩阵、层级图描述了多边平台的结构。[7]
Gawer & Cusumano认为多边平台在结构上必须表现出作为“应用系统”的基本性功能或作为扩展应用系统的基础，且易于连接[8]。据此，平台可以理解为：能够被外部其他主体用来开发互补产品的基础性产品或技术。国内著名的平台咨询者穆胜则认为平台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构件：资源洼地（即核心资源能力），为平台杠杆的“支点”；共享机制（即利益分配机制），为平台杠杆的“力臂”；精神底层（即平台的开放共享与平等等价值观），为平台的地基[9]。正是平台的结构及其杠杆原理撬动了外部资源，因此三个构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平台。李必强等人把按平台化经营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联盟界定为产业平台，认为产业平台组织体系是建立在产业平台基础上的组织系统，要素主要包括：产业平台系统（由产品开发平台、生产平台、物流平台、管理平台、信息平台与售后服务平台等构成），加盟平台系统的企业，组织的活动规则或行为规则[10]。与此类似，陈玲认为市场平台体系是由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平台构成的互联互通的市场交易系统，由商品交易平台、物流配送平台、信息服务平台、中介组织平台、市场管理平台等多个开放的子平台系统构成[11]。
多边公共平台的结构实际上分为技术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7]。无论是技术结构还是社会网络结构，根本特征都是开放。刘家明正是基于控制权开放的程度对公共平台类型进行了细分并构建了公共平台的家族谱系[12]。技术结构是从工业工程或信息技术的视角考察构成平台的各个物理要素及其开放兼容性与互通性。例如，有学者分别探讨了技术创新公共平台的结构 [13]、产业创新平台的结构 [14]。潘润红探讨了面向移动支付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分析了其生态系统构成、平台结构及功能架构[15]。在社会网络结构方面，开放的平台生态圈中存在双边或多边的用户群体和平台的构建者等利益相关者，平台体给同时存在的多边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使其在平台生态圈中相互吸引与合作。Cusumano对平台的生态圈结构与基本原理进行了研究[16]。用户群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网络结构，在平台社会网络结构中平台领导无疑是核心，拥有平台网络的治权[17]。然而，既有文献忽略了对多边公共平台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
1.3  平台结构的重要性
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组织范式和使组织充满活力的战略模式。根据著名的钱德勒命题：结构跟随战略[18]，即结构必须匹配组织战略以确保战略的贯彻执行。结构是对一个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描述。当系统是复杂的，即由多个组成部分构成且需要实现一个整体的功能时结构就很重要，直接影响战略的实施和组织功能的发挥。
平台的结构直接影响到平台功能的发挥及其绩效的优劣。正是平台的结构才使平台具备了很多功能和特色，平台结构关系到以平台为基础的创新与互动的活力，因此平台结构的安排非常重要。多边公共平台之所以能够创造多元公共价值，根源在于平台的结构属性及其运行模式。平台在运行模式上体现了网络效应为核心的运作机理以及行为的协同性、价格的非对称性与价值的分配性等特征，从而产生了平台产品多样性与创新柔性、规模经济性与范围经济性等经济效率[7]。在政府2.0时代，政府的创新以开放合作为核心特征，强调用户参与、互动协作和基于公共平台的开放架构[19]。
公共平台的应用领域广泛，类型多样，功能不一，因此平台结构表现为千姿百态。从复杂的公共平台中探寻共性结构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是考察多边公共平台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运行框架。因为多边平台的第一资源是成员网络，而平台价值优势的来源是成员间互动的社会网络[20]。描述平台结构最重要的方式是绘图，在多边公共平台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并借鉴企业平台生态圈结构，构建了多边公共平台的参与者网络、平台价值网络与平台运行网络等模型。
2  多边公共平台的构成要素
多边公共平台作为治理支撑体系，主要由平台使命、平台参与者、平台产品、平台规则、平台体、平台基石等基本要素构成。
平台使命是平台战略的出发点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答了平台存在的理由，关注平台的活动范围和界限，决定了平台的基本功能，反映了平台的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需求，界定了平台主体各方的责任，决定了平台的服务对象和内容，是平台发展目标和战略制定的根本依据。
平台参与者即参入平台建设和运行的相关利益主体，由平台的主办者、所有者及管理者和多边参与者群体（基本品及互补品的供需者）、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监管方、评估方）组成。最简单的平台主体由平台一方（平台提供者或主办者）和供需双边群体构成。多边平台的供给与建设以公共部门为主，主要提供基本规则与核心关卡，建起生态圈以连接多边群体。其他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及利益团体、企业等相关利益方都可以参与平台建设和运行。单独一方很难完成平台建设全过程：创建与要素供给、维护管理、对接与集成。因此，平台参与者具有多元性、能动性。
平台产品包括基本品及其补足品，即分别是保持稳定的核心元素和具有多元化、动态性的补足品。基本品往往由平台主办者提供或开放给平台运营管理者提供，补足品往往由平台运营管理者提供或平台运营管理者开放给外部其他用户提供。基于合约控制权开放的补足品创新是多边平台的核心特征。
平台规则是平台建设和运作管理需要遵循的制度体系，是用来调节平台与补足品关系的，规则是稳定的、多功能的[7]。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由平台所有者和管理者制定的内部规则包括：公共需求显示机制、激励机制与利益分享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参与程序、协商互动机制、参与甄别机制、服务供求机制、价格补贴机制、信息机制，等等。公共平台同企业平台一样，也需要平等、自愿、公开、统一的基本规则，但受到政府政策和规划的更多监管和约束。外部规则包括：政府法律法规、评估与监管政策、登记与审批制度、行业规划、政府购买与招投标规定，等等。
平台体即平台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及其载体。平台体为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互动合作提供共享的空间环境、基础设施、渠道或共享的技术架构。其具体形态可以是一种组织，可以表现为能被其他组织作为开发基础的产品、服务或技术[21]，可以是某种论坛、某场交互活动、博览会，可以是基础设施、活动场地，可以是媒介、渠道等中介，可以是信息系统、数据库等虚拟空间，可以是一种基金，还可以是杂志、微信等传统和现代媒体，也可以是集合上述样态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平台体可以是物理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抽象的、虚拟的，还可以实虚结合。
平台的基石，包括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以无形资产为主。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权威与公信力、社会动员能力、执行力与执法公平性；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网络，第三部门的地位及其社会信誉、社会资本。互动网络等无形资产是平台运作的根本保障，从根本上决定了平台的稳固性与影响力。无形资产越强大，平台建设就越容易成功[22]。研究认为，多边平台难以复制的资产是社区及其成员贡献的资源，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成员间的互动网络[20]。
3  多边公共平台的参与者网络
平台的参与者网络即平台生态系统成员及其互动关系。平台参与者网络一般包括四类成员：平台主办者，负责平台治理和规则制定；平台提供者，负责联结平台和用户；生产者，负责开发与生产产品；消费者，最终使用这些产品[20]。在公共平台生态系统中，情况有所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至少存在供求双边群体和平台主办者。以社区社工服务平台为例，平台主办者往往是市政府或区政府，负责行业政策的制定与社区服务项目的购买；平台提供者一般为街道办，负责联结产品生产者——社工组织；社工组织作为产品生产者负责吸引最终用户——社区居民等消费者群体。
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程度、利益影响范围和平台的开放性程度，多边公共平台的参与者类型有多有少。多边平台与双边平台的本质相同，只是开放的群体的种类更多，因此可将双边平台归属于广义的多边平台。平台使命在于为有效地促进“边”与“方”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多边群体之间相互吸引、相互满足。“方”往往是多边公共平台的主办者、主管者或所有权者，而“边”通常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及需求者，“边”体现了主体的开放性、群体的多元性和选择标准的中立性。
最简单的多边公共平台有一“方”双“边”，复杂的参与者结构可能包括：平台主办方、主管方、协办方、所有者等创建与供给主体；平台运营管理方（或边）；平台监管方，第三方评估机构（或边）；产品生产者（边），互补服务提供者；购买者（方或边），最终消费者（边）。与企业多边平台参与者相比，多边公共平台可能多了政府监管方、第三方评估机构，而且往往表现为平台主办方与出资方、运营管理者的分离。下面以几种典型的多边公共平台为例，描述其参与者结构。
一是单方双边平台，典型的参与者包括：平台管理方、服务供应者与需求者双边群体，例如大学中的学生食堂、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局举办的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招标外聘培训机构）。见图1。
二是双方双边平台。双方指主办方或运作管理方（协办方或承办方），双边群体指互补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例如有些学术论坛、公共论坛，还如婴儿安全岛（政府和幼儿福利院为双方）。
三是多方双边平台。多方通常包括平台主办方、主管方、协办方、承办方、服务购买方、中介评估方中的至少三方（不含重复），双边群体仍指服务提供者、消费者，见图2。例如，社区社工服务中心、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和申报者为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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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单方多边平台。多边群体往往包括产品供应者、互补服务提供者、消费者，还可包括服务运营管理者，见图3。例如中国知网，其多边群体包括：文献的作者、杂志社、电子文档需求者、知网的运营维护者。
 (
一边
消费者
一边
产品
供应者
一边
服务
提供
者
多边
公共平台
)






 (
图
3
 
 
典型多边平台参与者结构
)

五是双方多边平台。双方一般为主办方、承办方或运营管理方中的两方，多边通常包括：产品供应者、服务提供者、消费者、营销推广者，例如博览会等各种会展。
六是多方多边平台。其多方可能包括：主办方、运作方、监管方和评估方，多边可能包括：服务购买者、服务消费者、产品供应者、服务提供者。例如学术杂志，多方指杂志社、杂志的主管机构、中国知网和学术评价机构；多边指作者群体、杂志购买机构、免费读者、杂志发行商，等等。
4  多边公共平台的生态圈与价值网络
多边平台的建设模式一般是平台主办方与所有者分别提供治理规则与空间载体，连接多边群体形成价值网络，促进这些群体的直接互动来满足他们各自的需求。多边公共平台的基本功就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作共治的空间和规则。多边平台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完善的、潜能巨大的“生态圈”与价值网络，有效激励多边群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平台的使命和愿景[23]。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平台模式必然是对生态圈及其价值网络的平台型治理。
全球著名的平台研究专家Cusumano认为，多边平台战略需要通过一个外部生态系统来催生补足性产品或服务的创新，并且在补足品和平台之间建立一种正反馈循环，来共同维系平台生态系统的繁荣。平台生态圈是由平台、补足品、平台用户间的网络效应等三大要素构成，其中平台生态圈的成员包括最终用户、内容提供商、服务运营商、渠道商等。最终用户规模越大，越能吸引相关商家的进驻；相关商家数量越多，产品内容和服务越优质价廉，越能吸引用户规模的增长，由此形成正反馈循环，推动平台生态圈的发展壮大，如图4所示[16]。多边公共平台生态圈的结构原理与此相同，以网络效应为核心机理和操作变量，以壮大用户规模为直接目标，通过联结外部主体实现各类补足品的多元供给与创新。但多边公共平台不以营利为目的，补足品的生产者不仅可以是企业，还可以是社会组织、公民群体；而且，社会治理领域的平台网络效没有经济领域的平台（如广交会）网络效应那样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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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平台生态圈：平台+补足品+网络效应

多边公共平台连接着基础设施的供给方、资金的供给方、信息渠道的供给方、公共品及互补服务的供给方以及监督评价方等主体，这些主体在生态圈中互动合作创造的价值连结成价值网络。多边公共平台价值网络与关卡模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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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每个参与主体都可以有自己的某一项或多项创价关卡：资金关卡（提供基金、启动资金或购买服务并从中获益），基础设施关卡（提供空间、设施与渠道并从中获益），信息关卡（提供信息浏览、营销媒体、信息通道、信息工具并从中获益），内容关卡（开发与生产公共品并从中获益），互补服务关卡（开发与生产互补服务并从中获益），监督评价关卡。监督评价关卡可以由普通大众和社会媒体、用户对象、平台所有者、第三方评估机构来提供。有时人们把其中的关卡称呼为“平台”，例如，第三方评价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基金平台、基础设施平台、信息平台。
5  多边公共平台的运行网络
根据多边公共平台的基本要素、参与者及其价值网络，参考笔者长期跟踪调研的广东三地的四家社区社工服务平台的运作模式，将平台运行网络分为四个层次及其规则体系。这四个层次分别是服务对象层、服务运作层、组织建设层、资源保障层。平台规则体系包括平台建设、运行、管理及服务过程中的机制和规范，具体包括：服务内容、模块和标准的开发规则，公共服务购买的政策、程序和价格、支付规则，公共平台创建的登记、注册制度，公共平台内部运作的实施细则、管理与评估规定，第三方评估规则和相关技术标准，等等。在服务对象层，消费者群体通过信息渠道、服务接口与通道，了解服务信息，接触受理机构；受理机构提供初步的接入服务；尔后由服务运营方响应消费者的服务。在服务运作层，服务开发者根据服务运营者的要求和消费者需求特征，开发服务内容和功能模块供消费者选择；服务购买者或付费方（如政府）根据招投标政策和有关规定、协议，向服务运营者购买服务；服务运营者对消费者进行甄别，接入并响应服务需求；消费者则享受低价购入的补贴或免费服务，并与运营者互动、反馈。多边公共平台的运行网络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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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多边公共平台运行网络
6  结论
总的来说，平台是一系列稳定要素和可变要素构成的集合，通过连接可变要素来支持功能的多样性和演化性；平台结构的开放性、稳定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使得平台借用外部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创新成为可能[7]。多边公共平台具有优良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效率优势，以此支撑平台的公共价值创造。其根本特征在于开放性、共享性与互动性，即各类控制权的开放，包括治权的开放、资源的共享、多边群体间的直接互动。治权的开放表现在公共品和（或）互补服务的生产权、开发运营权、监督管理权的开放和公共事务合作共治权力的开放。多边公共平台的其他重要特征包括：可复使用性、动态演化性、互联互通性。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结构使得平台产生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促进了公共品的多元供给及公共服务的协作创新，而且还降低了合作共治的交易成本。多边公共平台处于公共组织生态系统的中心，是价值网络的枢纽，在治理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能够充分发挥公共组织的影响力和元治理功能。总之，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结构是其创造公共价值的基础，使平台成为治理的重要战略工具，在公共治理和公共品多元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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